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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記者帕拉維
．艾亞爾曾住在北京
北新橋頭條胡同，直
到他習慣這樣的生活
：穿着一套睡衣睡褲
，嘴角叼着煙，左胳

膊下夾着貓，走路的時候拖鞋在腳下噼啪作
響。胡同已經把他同化了。二○○六年是他
待在這兒第五年。五年中他的許多朋友──
那些記者和外交官結束其任期後，紛紛離去
。他在中國傳媒大學的那些學生也畢了業，
有幾個去國外學習。自從他來到這座城市，
出租車已經漲過兩次價。

他沒有虛度這五年時光─四處旅行，
不停提問。當然，別人也向他問一些問題。

在印度，無論報紙編輯還是家裡的僕人
，最常問到的是一個貌似簡單的問題：印度
能從中國那裡學到什麼？或者說，印度應該
做哪些中國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國把美國視
為評估自己的國力和成就時的終極標杆；但
在印度，中國已經成為了其評價自身進步時
常用的參照系。

在中國，艾亞爾時常被問及的問題不大
相同，它們很直接，並且難以回答。北京的
出租車司機總是毫無例外地問他： 「哪個更
好？中國還是印度？」他在北京傳媒大學的
學生經常問他： 「你是更喜歡中國還是印度
？」胡同裡的街坊們只要逮住機會就會問：
「你喜歡住在北京嗎？還是更喜歡住在德里

？」
最後一個問題會以各種形式出現，每次

碰到它，艾亞爾的答案都不盡相同。如果和
胡同公廁的保潔員聊天，他立即會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憐的
女傭；他對於中國最底層的人仍享有相對的尊嚴感到驚訝
。在他住的那條胡同裡，垃圾工每天來收垃圾的時候都戴
着手套。他們的子女基本都在學校接受教育。他們自己或
許沒有念過什麼書，但一般說來，他們的讀寫能力足以避
免最惡劣的盤剝。艾亞爾想，自己如果是印度那數百萬保
潔員、清掃工、門衛或者淘糞工中的一員，他恐怕更願意
通過命運的輪迴投胎成為中國人。

艾亞爾認為，中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的社會，這些年裡
，他遇到的所有人都擁有異乎尋常的狡黠、市儈和聰明
─一方面中國可能擁有大量成功的推銷員以及有闖勁的
企業家，但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
理性傾向。這並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對批評、鼓勵集體
思維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產物，艾亞爾覺得這是中國最令
人反感的一個方面。

然而，只要艾亞爾回到德里待上幾天，立刻又開始渴
望回到北京，在那裡，女人可以駕駛公共汽車，而且不會
有一群性飢渴的年輕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聲嘀咕，但在
印度首都的馬路上，這種場面幾乎隨時可以碰到。所以，
對於 「如果你能選擇的話，你是願意生來就當印度人還是
中國人」這個問題，若必須給出一個簡略的回答，那他會
這麼說：如果能出生在一個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會選
擇印度而不是中國。如果出身貧寒，我就願意在中國碰碰
運氣，與印度相比，在那裡我更有可能吃飽穿暖有房子住
。最關鍵的是，中國給我向上跨越社會經濟階層的機會相
對要大。換句話說，如果出身貧困，我悲慘死去的可能性
在印度比在中國要大得多。

艾亞爾總的感覺是，中國政府（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如
此）依經驗行事，調和各種矛盾的技巧之嫻熟，令人吃驚
。因此在他看來，崩潰或者民主化都並非不可避免，未來
數年內，中國很有可能繼續成功地延續其目前的經濟增長
和改革策略，同時伴以小幅度的政治變革。西方人懷疑這
些改革的效率，指出這種模式所存在的種種矛盾之處，但
中國曾經一再令西方大跌眼鏡。中共進行政治改革的基礎
是法制建設。它不是搞多黨民主制，而是在國家內部建立
一個制衡機制，這麼做主要是為了確保國家依法行政，而
非依據專橫的、官僚的指令。

艾亞爾比較兩個國家，在作為經濟改革的社會基礎的
文化水平、平均壽命、婦女權利以及對待勞動的態度等方
面，中國都優於印度。儘管中國在後改革時代社會成就的
取得有所放緩，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在這些方
面印度與中國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印度要 「趕上」中
國，僅僅修建基礎設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夠的。只要有半數
的印度女性不能寫出自己的名字，吹噓印度即將 「趕上」
中國（正如印度一些人慣於這麼做的）不過是在說胡話而
已。

「要了解中國的近代文明
就得去北京，要了解中國的現
代文明得去上海，而要了解中
國的古代文明卻只有去西安了
。」 這是作家賈平凹在《老西
安》裡的一段話。很湊巧這三

個城市正是我此行中國到訪的三個城市。尤其是西
安，我是第一次來。這個承載了十三個王朝五千年
文明史的歷史古都為我展開了絕妙的一幕。

遍地是英靈
站在位於西安市中心的鐘樓上，可以環視四通

八達的繁華街道，如同立足於一個中心，目光輻射
向四面八方。這種視覺上俯瞰的感覺，不就是西安
這座古老的城市曾經在歷史上的顯赫地位嗎？我和
評論家常智奇兄登上鐘樓時已近黃昏，夕陽西斜，
站在飛簷闊展的城樓上，穿越高大的圓形廊柱，從
不同視角眺望這座城市的宏大格局，車水馬龍，氣
派非凡。

在這座城市，如果你往郊外走，不論向東向西
，還是向南向北，不經意間都可能與古人、名人、
帝王們的陰間地府擦肩而過。有些當地的村民，無
意間就和這些先賢的遺物撞了個滿懷。

「文革」時期，一位叫楊志發的農民在自己的
土地上挖井，挖到第三天奇跡就出現了，他一橛頭
挖到了一個瓦人的脖子口上，再往下挖，瓦人的肩
膀和胸部就出來了，……這是他挖出的第一個陶俑
，後來確認這是一個武士俑。秦始皇的陪葬坑─
兵馬俑就這樣被發現了。

扶風縣莊白村的村民們在田間勞作時，突然發
現地面裸露出一個洞口。結果在洞穴發現了西周時
期周公廟遺址的青銅器窖藏。窖藏共出土青銅器一
零三件，其中鑄有銘文的青銅器有七十四件。這些
青銅器屬於一個叫做微氏的家族窖藏。

也是在扶風縣，法門寺地下珍寶的發現是在古
塔的突然倒塌之後。修復倒塌的千年古塔，卻不經
意間移動了地下的一塊石板，石板下的珍寶便赫然
出現。裡面盡然深藏着釋迦牟尼的指骨舍利……

西安和周邊地區遍地是皇陵和古蹟，秦皇陵、
昭陵、武則天無字碑等等數不勝數，隨處可憑弔，
遍地是英靈。唐朝一共有二十一個墓，只有三個不
在陝西，其他十八個都在關中，簡稱 「關中十八陵
」。

古城牆遙想
也許正因為地下有這麼多英靈圍繞，所以說西

安是一座陰氣頗重的城市，或許月光輝映時是它最
令人神往的時刻。據說作家賈平凹寫作時，常喜歡
在夜靜更深時登上古長城眺望四野。那會是一種什
麼樣的感覺？他的視網膜上會映現怎樣的印象？記
得看過一部美國電影《博物館之夜》，一過午夜，
所有的館藏人物和動物都活了過來，在博物館裡上
演了一幕幕人生大戲。如果午夜之後，在西安的夜
空下，以古長城為背景，上演的歷史穿越大戲，又
如何會不精彩？

昭陵中的一代明君李世民開創了盛唐的 「貞觀
之治」，消滅了割據勢力，厲行節約的國策，國泰
民安。還有則天武后，治國有方，但又嚴厲異常。

他們兩人聚談國是，不知英雄所見能否略同？
美艷動人的楊貴妃的出現或將掀起娛記們的一

陣騷動。這樣的絕色天香會成為次日的頭條，特別
是她的緋聞更具有石破天驚的爆炸性，皇帝的寵幸
，最終卻落得一個賜死的結局，危難時被賜白綾一
條，縊死在佛堂的梨樹下，怎不令人唏噓。這樣的
故事也可編撰不少花邊新聞。

大雁塔裡挑燈夜戰的玄奘，從層層疊疊的佛經
上抬起頭來稍事休息。今人或許不能夠理解他的矢
志不渝，何苦受那麼大的體魄之苦去西域取經，回
來了又將餘生全部傾注在艱深的翻譯上。大雁塔外
花前月下清茶一杯，談天說地，何不瀟灑？面對時
下流行，可想見他會感嘆：世道不同，人心浮躁，
阿彌陀佛！

可是還是會聽見西安東郊的洪慶堡傳來的儒生
的哀嚎，他們在那裡被秦始皇活埋，成為 「焚書坑
儒」的受害者，有來生他們還願意做一介書生嗎？
還有兵馬俑一帶的陪葬女，他們為始皇帝之死被活
埋陪葬，隱姓埋名無人知曉。光宗耀祖的是出土後
成雕像方陣矗立的兵馬俑。而陪葬女們早已成為冤
魂，即便再度投胎，也必定遠走高飛。

……
我登上西安古城牆，體會它的高、厚、綿延，

感受他的宏闊和壯偉。我曾經在北京八達嶺攀爬過
長城，也在山海關老龍頭看長城泥牛入海，更在甘
肅嘉峪關靜享荒漠中長城的孤獨。西安的古城牆是
最熱鬧的，它穿越市區中心，與市民的生活日日相
伴。

據史載： 「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此城郭
之始也。」早在四千五百年前，城牆作為傳統的防
禦設施，伴隨着城市同時產生。有三千一百年建城
史的長安，歷代都修築城牆。無論周朝的灃、鎬，
還是秦時的咸陽，漢代的長安，都曾築城以衛君，
造郭以居。

西安城牆是明朝初年在明太祖朱元璋 「高築牆
、廣積糧、緩稱王」的倡導下，在唐皇城的基礎上
建成的。以防禦為戰略主旨，建築穩固如山。城牆
牆頂上可以跑車和操練。城牆周圍布置了包括護城
河、吊橋、閘樓、箭樓、正樓、角樓、敵樓、女兒
牆、垛口等一系列軍事設施。而現存的這座古城牆
，始於隋唐，明時重新修築，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
全面整修。

賈平凹在《老西安》一文中寫道： 「老西安到
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荒廢淪落到規模如現
今陝西的一個普通縣城的大小。在僅有唐城十分之
一的那一圈明朝的城牆裡，街是土道，鋪為平屋，
沒了城門的空門洞外就是莊稼地、胡基壕、蒿丘和
澇地，夜裡有貓頭鷹飛到鐘樓上叫嘯。」 斗轉星移
，《老西安》描繪的景象已經成為久遠，如今一個
興旺的現代都市站立起來。

在古城牆下，常兄帶我走進了小巷中的文化街
。街是青石板鋪成，兩旁的店舖都是仿古建築：賣
湖筆端硯的，賣名人字畫的，賣古籍的，……每家
店舖都頗具古風，又不離時尚。

叩開一扇門，走進了炎黃畫廊方圓不大的天井
，滿牆滿眼是中國傳統書畫作品。炎黃畫廊的主人
，黃昕美術館藝術系總監強剛是常智奇的朋友，一
個憨厚的年輕人，言語不多，卻熱情好客。

國學大師吳宓將陝西人的性格特徵概括為：倔
、強、硬、碰。我倒是從面前幾位陝西老鄉的交流
互動中體會到了彼此之間友情的真率、靠譜和默契
。他們在一起抽煙、喝濃茶、用道地的家鄉話嘮嗑
。我特地為常智奇和剛強以及帶我們一路參觀的司
機照了一張相。都是陝西人，不同的氣質，體現出
的卻是同樣的待客之熱情。

見我是常智奇的好友，剛強也不多言語，就哼
着小曲興沖沖地上樓去，轉眼下樓，手裡捧着的件
件都是他的寶貝。展開第一件，是陝西省名作家賈
平凹的墨跡： 「嘉祥延集」四個大字。在裝幀的信
封上，平凹還特地以剛強的名字為題，題寫了詩句
：剛正江畔石，強勁山口風。緊接着，剛強又展開
一副高一點六五米的碑拓，一棵甘棠樹枝繁葉茂，
蓬勃舒展着肢體。這是一幅享有盛名的碑拓《召伯
甘棠圖》。

甘棠是西周時召公采邑（封地）內一棵珍貴樹
木─棠梨樹。因為召公一貫奉行文王、成王及周
公的德政，深得百姓愛戴。召公死後，人們把甘棠
樹作為召公勤政愛民，施行德政的美好象徵，作詩
詠頌，加以紀念。

這一碑拓彙集書法、繪畫、考古為一體，是古
今罕見文圖並茂、相得益彰的藝術珍品。中外收藏
家和書法、美術界專家、學者、愛好者曾以收藏此
拓品為一大幸事，但這一碑拓長久以來封存館內，
民間已較少見，被視為寶貝。剛強將這些寶貝送給
我，我受之有愧，感激萬分！

法門寺傳奇
遊西安的第三天，常智奇精心策劃，冒着高溫

陪我去了距離西安市區較遠，位於扶風縣的法門寺
。法門寺因釋迦牟尼佛祖的真身舍利出土而成為佛
教聖地，既然到了西安又豈能錯過。

去法門寺的路上常智奇說約了當地的兩位作家
陪同參觀。到了法門寺門口，《扶風文藝》主編畢
林飛和農民作家張天福已經在那裡等候。張天福是
一位頗有名氣的農民作家，他遞上一本由常智奇作
序的文集，我拿在手裡感覺頗有些分量。

午餐時和張天福比鄰而坐，他囑我給他們的刊
物題了幾句詞。我則稱他為扶風縣的賈平凹。我從
他憨實的態度上遙想着這次沒有見到的賈平凹走出
商州時的模樣和儀態。

回酒店讀了陳天福的小說才了解到，他是在法
門寺周邊長大的，雖然當時與法門寺隔着一條河，
可是那裡的風風雨雨他都耳聞目睹。可是他是個善
良的人，在來客面前從不提不好的過去。

記得他的小說中有一段寫到和妻子談戀愛時隔
着一條溝，那時溝上沒有橋，來去只能踩着溝裡的
石子。為了這個原因，雙方父母還以 「隔山不算遠
，隔溝不算近」為由不同意他們的戀愛。後來溝上
造了美水橋，人的交流自然就方便了。一直到法門
寺寶塔地宮中的寶藏發現後，在原來的美水橋上造
了更宏偉的一座橋，也稱美水橋，他陪着我們跨過
那座橋，走進了法門寺。

法門寺門前有一隻巨大的代表着長壽與吉祥的
烏龜。步入大門，是簡樸整潔的庭院。可是我沒有
想到在如此寧靜的佛門聖地，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極
其慘烈的一幕，將近五十年前在這裡發生的慘劇，
以紅衛兵野蠻的破壞開始，以住持法師的自焚
結束。

在法門寺的歷史上，人們永遠記着三位赫赫有
名的大法師：第一位是唐代的惠恭大師，第二位是
金代法爽和尚，第三位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
良卿法師。他們都是在法門寺舉火自焚圓寂，為法
門寺留下了千古絕唱。可是他們的自焚又是發生於
迥異的時代和境遇，抱持着決然不同的赴死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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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源
於
本
能
的
一
種
逃
避

，
殊
不
知
，
要
徹
底
地
將
問
題
解
決
，
必
須

經
歷
﹁面
對
它
，
接
受
它
，
解
決
它
，
放
下

它
﹂
（
林
青
霞
）
的
過
程
，
必
須
學
着
去
承

受
，
自
然
而
然
地
疏
導
。

﹁承
受
﹂
不
是
甘
於
﹁受
虐
﹂
，
而
是

在
明
知
無
可
如
何
的
情
況
下
選
擇
順

其
自
然
的
心
態
，
順
應
事
物
的
自
然

屬
性
，
而
非
人
為
地
鉗
制
它
、
干
涉

它
。
自
以
為
可
以
主
宰
一
切
，
這
在

事
實
上
無
法
控
制
的
情
況
下
往
往
起

到
反
作
用
，
就
像
溺
水
者
的
掙
扎
，

結
果
是
更
進
一
步
的
沉
淪
一
樣
。

入
與
出
是
相
對
而
存
在
的
，
在

整
個
宇
宙
、
自
然
中
，
有
入
必
然
有

出
，
沒
有
真
正
意
義
上
的
﹁絕
路
﹂

、
﹁死
胡
同
﹂
。
當
你
發
現
自
己
走

上
了
﹁絕
路
﹂
，
往
往
是
自
己
﹁絕

﹂
了
自
己
的
出
路
；
當
你
發
現
走
上

了
死
胡
同
，
往
往
是
在
作
選
擇
時
，

基
於
主
觀
或
客
觀
原
因
，
走
岔
了
路

。
﹁窮
則
變
，
變
則
通
，
通
則
久
。

﹂
（
《
易
經
》
精
神
）
﹁窮
﹂
往
往

是
﹁自
窮
﹂
，
當
發
現
一
條
路
走
不

通
時
，
該
意
識
到
，
﹁變
﹂
的
時
間

來
到
了
，
而
把
握
這
﹁變
﹂
的
主
動

權
往
往
在
自
己
手
上
。
﹁入
﹂
的
本

身
，
常
常
是
自
己
的
選
擇
，
假
如
不

是
，
或
覺
得
不
想
進
得
太
深
，
該
是

尋
找
出
口
的
時
候
了
，
包
括
眼
下
令

人
糾
結
的
﹁佔
中
﹂
事
件
，
要
平
和

地
解
決
好
，
若
都
能
放
下
心
魔
，
不

鑽
牛
角
尖
，
並
非
沒
有
迴
旋
空
間
！

請
堅
信
，
出
口
永
遠
都
在
，
而
且
運

籌
於
自
己
的
指
掌
之
中
。

當
然
了
，
從
你
想
要
尋
找
出
口
，
到
真

正
從
出
口
走
出
，
是
有
一
段
過
程
的
。
這
時

，
也
許
你
需
要
做
一
些
無
可
迴
避
的
﹁等
待

﹂
或
﹁承
受
﹂
，
需
要
放
平
心
態
，
同
時
在

這
種
平
和
的
心
態
下
邊
走
邊
看
，
也
許
能
隨

時
找
到
通
往
出
口
的
快
捷
方
式
。
假
如
你
誤

將
﹁岔
路
﹂
當
作
﹁快
捷
方
式
﹂
，
不
要
緊

，
不
管
你
錯
走
了
多
遠
，
只
要
懂
得
回
頭
，

重
抵
大
路
，
依
然
能
向
着
原
來
自
然
的
方
向

，
走
到
出
口
。
﹁寓
心
於
汗
漫
，
無
所
畏
矣

。
內
不
自
構
，
和
之
至
矣
。
和
於
中
，
無
畏

於
外
，
天
下
其
孰
能
禦
之
！
﹂
（
王
夫
之
《

老
子
衍
》
）
﹁汗
漫
﹂
可
以
理
解
為
廣
袤
無

邊
的
宇
宙
自
然
，
假
如
用
心
觀
照
這
沒
有
限

制
和
窮
盡
的
世
界
和
空
間
，
將
心
寄
寓
、
寄

託
於
其
上
，
與
之
融
為
一
體
，
便
能
無
所
畏

懼
。
心
胸
開
闊
，
怎
會
因
窮
盡
而
畏
懼
？
﹁

內
不
自
構
﹂
，
指
的
是
不
自
設
牢
籠
，
不
作

繭
自
縛
，
能
做
到
不
為
人
生
設
限
，
內
心
怎

會
不
平
和
呢
？
在
王
夫
之
看
來
，
這
便
是
﹁

和
之
至
﹂
了
。
內
心
達
到
平
和
，
對
外
又
無

所
畏
懼
，
宇
宙
之
內
又
有
誰
能
抵
禦
它
呢
？

這
幾
句
話
是
王
夫
之
解
讀
老
子
《
道
德
經
》

涉
及
﹁水
﹂
的
第
七
十
八
章
時
所
提
煉
的
，

分
析
的
正
是
﹁水
﹂
的
秉
性

—
﹁弱
之
勝

強
，
柔
之
勝
剛
﹂
，
﹁天
下
莫
柔
弱

於
水
，
而
攻
堅
強
者
莫
之
能
勝
﹂
。

在
走
向
出
口
的
過
程
中
，
從
心
態
上

，
應
向
外
柔
內
剛
的
﹁水
﹂
借
鑒
，

只
有
內
心
盡
可
能
保
持
平
和
，
才
能

更
有
效
地
順
應
﹁入
與
出
﹂
相
對
應

而
存
在
的
必
然
規
律
，
從
而
更
順
利

、
快
捷
地
（
包
括
內
心
壓
力
、
錯
誤

判
斷
、
無
謂
折
騰
…
…
的
減
少
甚
至

消
除
）
通
往
出
口
。
從
外
人
眼
中
看

，
這
﹁平
和
﹂
是
﹁柔
﹂
的
，
而
正

因
為
這
份
﹁無
心
﹂
的
﹁平
和
﹂
，

以
致
能
夠
自
內
向
外
﹁走
出
﹂
的
結

果
是

﹁剛
﹂
的
，
所
謂

﹁剛
﹂
，

在
本
文
或
者
可
理
解
為
﹁通
﹂
和
﹁

久
﹂
。人

生
，
能
走
進
，
必
然
也
能
走

出
。
同
樣
地
，
有
聚
自
會
有
散
，
相

遇
必
然
也
會
相
離
。
當
有
的
人
、
有

的
事
走
進
了
你
的
生
命
，
假
如
你
不

想
要
，
放
手
而
不
執
著
，
他
／
它
們

終
會
走
出
你
的
生
命
。
假
如
，
你
想

要
留
住
，
走
進
你
生
命
的
人
和
事
，

就
努
力
、
嘗
試
去
把
握
、
珍
惜
。
假

如
，
你
發
現
留
不
住
，
他
／
它
們
要

從
你
生
命
舞
台
上
淡
出
，
你
要
明
白

，
其
實
他
／
它
們
終
要
走
出
、
離
場

，
只
不
過
是
時
間
長
短
、
先
後
的
差

別
而
已
。
假
如
你
因
相
聚
的
時
間
太

短
而
沮
喪
，
你
該
明
白
，
﹁相
離
﹂
不
過
是

時
間
來
到
了
而
已
，
至
於
﹁沮
喪
﹂
的
情
緒

，
也
僅
僅
是
人
之
所
以
為
人
而
擁
有
的
主
觀

感
受
而
已
。
主
觀
的
情
緒
與
客
觀
的
自
然
其

實
是
不
一
樣
的
，
這
就
意
味
着
，
沒
有
必
要

為
客
觀
自
然
的
發
展
、
變
化
而
沮
喪
，
因
為

它
屬
於
沒
有
時
空
邊
界
的
宇
宙
，
先
於
人
而

存
在
，
也
不
因
人
的
消
亡
而
消
失
。

當
你
明
白
自
然
、
人
生
﹁進
與
出
﹂
的

真
諦
，
再
與
世
間
的
大
事
、
小
事
和
各
色
人

等
相
遇
，
還
有
不
淡
定
的
情
況
和
理
由
嗎
？

印
度
和
中
國

易
湘
壬

古城西安攬勝 葉 周

人生進出 嚴詩喆

在過去的中國梨園界，為了表
示對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輩的尊重，
一般都按照他們家裡弟兄的排序，
稱以為 「爺」。如眾所周知的梅蘭
芳大師，就一直被業內人氏尊稱為
「梅大爺」。與此相似的，號稱 「

通天教主」的王卿、王鳳卿兄弟
，也被稱為 「王大爺」與 「王二爺」。著名花臉演員黃潤甫
，排行老三，故而被稱為 「黃三爺」。而京劇界最享有盛譽
的三位小生演員：葉盛蘭、俞振飛、姜妙香，則分別被稱為
「葉四爺」、 「俞五爺」與 「姜六爺」。自然，也有不以弟

兄排行稱呼的，如眾人習慣所稱呼的 「李多爺」，便是久負
盛名的前輩老旦演員李多奎。

李多奎，原名李萬選，河北河間人。一八九八年出生，
一九七四年去世。他初學老生， 「倒倉」後，從程春祿學京
胡。在此期間，他從不放棄吊嗓練唱，終於練出了一條 「鐵
嗓子」。更有利的條件是，他同老旦名宿龔雲甫正好是鄰居
，方便求教。龔雲甫愛惜其才，不僅將自己的 「拿手」劇目
傾囊相授，還請自己的琴師陸彥亭為其操琴，使他受益匪淺
，在藝術上突飛猛進。從一九二一年開始，李多奎正式以老
旦行當亮相舞台，首演《釣金龜》，一炮打響。後來又在上
海與金少山合作，演出《打龍袍》，被觀眾稱為 「雙絕」。
此後，曾長期同高慶奎、馬連良、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
、張君秋、裘盛戎等名家合作，紅遍大江南北。從此， 「李
多爺」的尊稱，在梨園界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李多奎對藝術從來都是嚴肅認真，每次演出，都是以極
度飽滿的熱情，積極投入，毫不鬆懈。在他成名以後，他依
然幾十年如一日的勤學苦練，虛心繼承，勇於創新。即使是
他的成名作《打龍袍》，從早先與金少山合作的演唱，到後
來與裘盛戎合作時的唱腔，就由於對人物思想感情認識的提
高，在表達人物心情時的唱腔就不盡相同，既有抑揚頓挫，
又是鏗鏘有力。如泣如訴，引人入勝。他所參演的《四郎探
母》、《轅門斬子》、《大登殿》等劇目，都有自己獨有的
風格。但他總是以綠葉自居，襯托經花。雖不喧賓奪主，卻
又不同一般。他的高超藝術才能，被眾所公認，終於形成了
新的老旦流派── 「李派」。

德高望重的 「李多爺」，在京劇界享有極高的威望。所
有的後起的京劇老旦演員，幾乎都是他的弟子。 「李派」演
唱，藝術長青， 「多爺」之稱，廣泛流傳，一直受到人們的
尊重。

􀎠李多爺􀎡 鄧小秋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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